
    【种AK】Make My Day

    阿斯兰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得知基拉大和怀孕的消息的人，这让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朋友责任未尽。这还不是最让他苦恼的，他刚听见这个消息，顿时反射性说了一句：“这孩子绝对不是我的！”卡嘉莉捡起地上的咖啡巾，诧异地说：“谁说是你的了？”“不是，我想说。为什么男人能生孩子？”拉克丝说：“我们都是调整者，这很好理解吧？”阿斯兰做完秘书的工作，就在这里独自消化这个理解不能的事态。首先，基拉大和身体怎么样了？好吧，这轮不到他来管。其次，基拉大和还能不能开高达？这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高达没有基拉大和来开，还有他来开，还有很多人可以开，就让基拉大和作为英雄慢慢地休他的产假去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就基拉和拉克丝的关系来说，很有可能是拉克丝的。但是万一是真飞鸟的呢？现有的数学足以算出这个孩子的更新迭代吗？很难说。那也有可能是卡嘉莉的，如果真的是卡嘉莉的，那如果自己要和卡嘉莉结婚，起码生孩子的不是我。阿斯兰对把这个行为推给了朋友感到愧疚，又对这个愧疚本身感到愧疚。或许是因为他的精神压力太大，阿斯兰当晚就做了一个噩梦。首先，他梦见精神状态堪忧的基拉大和给肚子里的孩子编程序。他亲眼看着基拉把毁灭世界（主要是毁灭高达）的程序传授进了孩子的DNA。这还没完，基拉生下的孩子居然是一个哈罗！他觉得眼熟，却不知道出处在哪里。这个哈罗生下来就会跑会跳能讲话，突然，这个哈罗就擎出一支激光炮对着阿斯兰本人：“你是阿斯兰，对吗？”阿斯兰迫于压力，不得不点头。“阿斯兰，给我高达！”阿斯兰秉持着摇摇欲坠的良心，说：“我不能批准！从没有听说过哈罗能开高达的！”哈罗名正言顺地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，其实我是拉克丝和真飞鸟的后代！所以我其实是2^3代调整者，听懂了吗？”阿斯兰屈服了：“我得问问我的领导。”哈罗满意地飞走了。没想到哈罗突然像一个金色飞贼向他袭来，阿斯兰在千钧一发时拦住了它，没有让自己的美貌受到除表情扭曲外的损害。这个哈罗有着基拉大和的面孔，那面孔正是爆种时的基拉，这个哈罗正是基拉的头颅。阿斯兰直接被吓醒了，没想到说来说去，他最害怕的不是基拉的未来，而是基拉的死。阿斯兰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很快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心情沉重地起床，意识到这时候已经是早上了，而他确实一宿没睡好。他总觉得有一块拼图漏在了哪里，如果及时找到，世界或许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这个艰苦的头脑工作直到他抵达工位看到卡嘉莉的脸为止才结束。他突然想起，这个梦里的哈罗，不就是他送给拉克丝的哈罗吗？！原来其实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他和拉克丝结婚终结，但说这些远比基拉大和亲自生出哈罗还要渺茫。命运的齿轮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

  
    【种RF】

    rf*前提是性转芙蕾。所以把芙蕾名字改成弗雷了*同时内含劳芙和芙劳，但是劳芙更多，请注意弗雷一阵惊悸，从无梦的浅眠中醒来了。在以前，在大天使号上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在大天使号上的夜里，他总是睡得很香。梦里，有爸爸和妈妈。有好朋友。有幸福的日常。或许还有塞伊。爸爸给妈妈去买又新又漂亮的衣服，妈妈说，让弗雷也跟着来，年轻人的眼光总比你好！爸爸笑了。车窗外不知何时下起暴雨，雨幕顺着玻璃像瀑布一样滑下。外面的街景渐渐看不见了。雨声越来越大，他也越来越困，连爸爸妈妈的脸都看不清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体先于大脑听到了玛琉舰长发布的二级警报。敌袭来了。这是敌袭。爸爸妈妈的脸是死神的倒影。在ZAFT的军舰上，弗雷总是辗转反侧。这艘船上太过宁静了，如同被调整后的基因潜入人类的共识一样宁静。窗外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宇宙。在夜里，他觉得自己能听到船每一次轻微的摇晃声，钢甲板的吱呀声，被压低的脚步声，因而睡不着。弗雷心里的弗雷安慰他说，没事的弗雷，这只是PTSD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弗雷心里的另一个弗雷则冷笑着说，你都没有去战斗，为什么会害怕呢？第二天弗雷完全没有精神。只是在食堂拿着餐盘坐了下来，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冷酷地说：“你连自己的内勤也料理不好吗？”是伊扎克。白色头发的军人直直地瞪着他，使他无地自容。弗雷难免回忆起以前在大天使号上，刚对调整人基拉口出狂言的时候，大家也这么看着他。不过那时候自己有立场发怒，现在则只是寄人篱下而已。弗雷正想落荒而逃的时候，一只手静静地放在了他的左肩上。“伊扎克，现在弗雷是我的——外务事务官。在这艘舰上。就像以前的乔治阿尔斯塔先生一样。这样如何呢？”伊扎克没想到会从克鲁泽队长这里听到已故地球官员的名字，弗雷没想到他会提起爸爸，一时间餐厅落针可闻。两人走后，诗和低声说：“克鲁泽队长，真残酷啊！”伊扎克面朝前方：“军队里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关系！”弗雷跟着克鲁泽回到他的办公室，劳给弗雷一瓶能量饮料。弗雷只是坐着，一言不发。“怎么了？我说我会保护你的。快把这个喝了，否则下午你会无法处理我的事务。”弗雷喝了一口，又拧紧瓶盖，任凭它漂浮在两人之间。劳又说：“我看到你偷拿了我的药。”“嗯……我放回去了。”“我对药放在哪里记得清清楚楚。”“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晚上没法睡着。”“怎么了，弗雷·阿尔斯塔？你对大天使号有这么强烈的乡愁吗？”弗雷抬起头，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。“不还是这里好吗？”“这里晚上太安静了。”“你看来比起和平更喜欢纷争呢。”“没有那样的事！……我只是……”劳制止了他徒劳的辩解。“那么，你晚上来我这一趟吧，弗雷·阿尔斯塔。期待晚上见到你。”弗雷知道自己无法拒绝这样的关系。一开始献身基拉的理由他还记得很清楚，或许此生也不会忘记。但是随后的很多夜晚对他来说记忆都有点模糊，在大天使号上，他渐渐忘了自己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，难道这才是他怀念那段时光的原因？他怀疑自己说夜里太静了听上去难道像一句引诱，但是世界上真有那么多同性恋？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、听到克鲁泽队长说话就完全信任，至今无法理清头绪。因为克鲁泽队长的声音太像父亲了。这句话是父子之间的撒娇，不应该吗？劳本人理解吗？无条件接受别人的全盘信任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吗，还是说这是军队前线官员的处世之道呢？弗雷已经不清楚了。弗雷没有犹豫就推开了克鲁泽的门。劳看着手提电脑，看起来并没有在等他的意思。弗雷心里不知道是失望还是侥幸，又在中午的地方坐下。劳突然说：“弗雷，你自从知道世界上有调整人之后，会羡慕吗？”“我以前觉得调整人都是怪胎。”“现在呢？”“我认识的调整人只有基拉·大和一个。……战斗能力，或许很出色吧。但是心理上，好像也和这边的人差不多。”“军方光知道前半句话就已经喜不自胜了。”劳把电脑合上，转向这边，“羡慕也好，不羡慕也好，就让大家变得幸福得连羡慕是什么感情都忘了，那也是一种结果吧。”弗雷困惑地说：“大家还有幸福的可能吗？”*备注：因为后面的发展预定是H但我写不出来…抱歉…还是暂时先到这里

  
    【铁血-明巧（有巧吗？】

    话音刚落，数个威武的男同学就站起来反对。他们的意见很有力：如果我们要排演剧本，大家心选的肯定是罗朱。因为剧社仅有的两位女士是社长和副社长，领导是要指挥现场的，万不可上台演女主。这么一来，朱丽叶肯定是反串扮演。男生们岂肯把这个嘲笑同桌一辈子的机会拱手让人，场面枪林弹雨。副社长的女仆容不得这帮刁民放肆，当即如铁幕一般肃清了民众。万众瞩目的第一次彩排开演，没想到俩社长竟把硬板纸做的大木马抬上来了。谁都没想到两位巾帼竟敢挑战荷马史诗，立马就把远在英国的莎士比亚给比了下去。男生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没来谁就可能被拉去演了海伦。斯巴达国王和帕里斯的演员一出场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这实在是当之无愧的选项。大家往下一看，还没完，剧本竟然还在荷马头上动土，斯巴达国王和帕里斯都不认识海伦，还要握手言和，友好建交。帕里斯（的演员）文质彬彬，言谈缜密，就是有点像富婆包养的小白脸，国王（的演员）雄阔天下，王霸之气，除了身上有些地痞的市井之外，也算选角得当。男同学们纷纷对他俩道路以目之外（没想到你小子俩打扮起来竟相当地人模狗样，颇有姿色，）主要是对剧本负责人道路以目，这个男同学极有文化，自从上次他的前辈退休毕业以后，他就接手了魔改经典的大任，人称小武内崇。被雷得意犹未尽之时，彩排落幕了。社长和副社长把大家都轰走，说海伦是她俩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张牌，必须等到最后公演之时才能露面。往后的日子里人际关系可谓险恶，投毒、下注、威逼利诱都来了，就只是为了猜出女人们心中的海伦。副社长的女仆大人说，戏里面还没有因为海伦打起来，戏外倒是已有古希腊的武德风貌了。公演这天到来了，仿佛之前的一切悲剧都不是真的！大家披肝沥胆地坐在台下，身残志坚也要看到最后一幕。在斯巴达国王和帕里斯的缔约仪式上，三女神为了庆祝这普天同庆的一刻，亲自打开了献给两国的礼品，（硬板纸做的）大木马的肚子。里面爬出来一个身材娇小的男同学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金灿灿的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玉米。帕里斯（的演员）反应最快，马上说：“希望女神能把这个、金玉米赐给我们特洛伊，让我们国泰民安，仓廪充足！”斯巴达国王（的演员）也不甘落后，“特洛伊之子，木马已经属于希腊了，当然这个金玉米也沐浴着希腊的荣光！”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预算都花在了这个战争的大场面上，一时之间，兼用卡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板野马戏更是晕得人魂飞魄散，没看到那个娇小的男同学已经坐下，一边看，一边开始吃起了玉米。等到大家回过神来，场上只剩下此海伦（和一地倒下的群演），拿着一个吃剩了的玉米棒。在大家庄严的凝视中，男同学终于空出来说了一句：“都吃啊，家里带的，挺甜的呀！怎么不吃？”

  